
古代三百山曾是赣巨人的乐园。（AI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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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视野

暮春的于都，总带
着几分湿漉漉的书卷
气。罗田岩，清风徐徐，
晨雾缭绕。顾盼之间，

“观善岩”三个字扑面而
来，令人心里一颤——
那不只是刻在石头上的
字，倒像是从五百年前
的赣南土壤里长出来的
筋骨。王守仁的笔迹早
已深入岩壁，可那股温
润的力道，却依然能穿
透时光，直抵人心。

明 弘 治 十 七 年
（1504年）便成为举人，
诚邀阳明先生在罗田
岩挥毫讲学的何春，就
这样从历史的烟云里
走出来。何春，是那种
把学问种在土地上的
人。

赣南的理学脉络，总
绕不开家族传承。“读书
志在圣贤”的训语，从来
都不是说笑，而是一代代
融进了客家人的血脉
里。何春的长兄何泰，是
明正德二年（1507年）的
举人（后知武平县），弟弟
何廷仁后来成了“江右王门”的中坚。夹在中间的
何春，自小就有股特别的执拗——少年时便扬
言：“世无周程诸君子，吾不当在弟子之列。”这份
对真学问的挑剔，让他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
先是不遗余力地组织罗田岩会讲，再是听闻王守
仁在赣州开坛后，立即携带上次缺席的三弟何廷
仁及管登奔赴。

那时的赣南，正处在平匪乱的紧张时期。
平漳南的硝烟刚散，横水、桶冈及三浰的贼乱仍
盛，王守仁却在濂溪书院开讲“知行合一”了。何
春再见阳明先生，劈头便问：“心有动静，道难道
也分动静吗？”先生莞尔：“道无分动静，只在人心
是否澄明。”一语如晨钟暮鼓，何春猛然大悟，原
来学问不是纸上的墨迹，是能照见生命的光。

正德十四年（1519年），何春做了一件让赣
南学风为之一新的事——在罗田岩开辟观善
岩。这里是周敦颐吟咏《爱莲说》的旧地，濂溪
阁的莲香还未散尽；这里是王守仁聚众讲学的
老址，“心即理”的语声还在萦绕。何春执钎凿
石，在崖壁上开出一方天地。请阳明先生题写

“观善岩”时，先生特意作了《观善岩小序》给他，
说“善者，吾性之固有也”。

从此，这方石室成了心学的活水源头。晴
日里，何春与同道坐在岩石上论“致良知”；雨天
时，借着岩顶的雨声谈“心外无物”。偶尔兴起，
便如孔子弟子般“舞雩归咏”。那分学问里的洒
落，多么像是何春对阳明心学最本真的践行。

秋风记得，这年重阳节登高时，何春写下
了这样的一首诗《重九罗田岩登高夜步阳明先
生游青原和黄太史（山谷）韵》：“秋风漱牙齿，
阁限无留埃。高怀登寰宇，鸟道回复回……池
萍忽自约，有如心镜开。始觉天地性，小大无弃
材……曾点学孔子，愿与童冠偕……”（载清同
治版《雩都县志》）诗题中“阳明先生游青原和黄
太史山谷韵”指阳明先生曾作《青原山次黄山谷
韵》，而何春此诗既步先生原韵，又暗合黄庭坚
《次韵周法曹游青原山寺》的用韵特点，形成三
重唱和关系。

此诗是赣南阳明后学“诗教合一”传统的典
型例证。何春将心学义理融入山水之中，使罗
田岩从地理空间升华为精神圣地，他本人也通
过诗学实践完成“士大夫—教育家—哲学家”的
身份重构。这首诗不仅是何春个人心迹的写
照，更是明代思想史“地方转向”的缩影。它提
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往往在方志的断章、
摩崖的残句、士人的诗稿中悄然延续，等待后世
的重新发现与激活。正如罗田岩“观善岩的”石
刻，几百年风雨侵蚀了它的凿痕，但阳明思想的
种子，早已植入赣南的长山大河中，朴实的赣南
大地始终回响着“致良知”的永恒命题。

中举后的何春，先后任诏安知县、含山令、
霍山令。可他从不把学问锁在书斋，而是让它生
根在田埂、衙署、社学里。在任含山县令时，他把

“孝悌睦邻”写进乡规，还在县衙旁设明伦堂，政
务之余亲自讲学。有个老农告邻居占田，何春不
急着断案，反而问：“他可曾帮过你？”老农怔了
怔：“去年还帮我收过稻子。”何春抚掌笑道：“这
就是良知啊！若只为争地，反倒丢了本心。”后来
两家和解，成了互助的乡邻。这样的故事，在何
春的官宦生涯里数不胜数。他认为，致良知不是
空谈，要在种地、断案、教孩子里见真章。

尽管，何春最后的时光交付给了官事，病逝
于霍山知县任上，但故乡于都，永远铭记着他与
罗田岩的点点滴滴。如今的罗田岩，因为周子
遗爱、阳明讲学、何春观善，整座山都衍化成了
观善之岩、理学之山。濂溪阁前古柏翠千年，观
善岩上峭壁生云气。自然，何春这个名字不及
王守仁显赫，甚至也不及弟弟何廷仁响亮，但他
就像罗田岩的红砂岩，默默托起了心学传承的
基石。真正的学问，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皓首穷
经，而是像何春这样，把心学的光，照进耕读传
家的日常，照到每一个需要温暖的普通人。

山风过处，岩缝里的蕨草轻轻摇曳。恍惚
间，仿佛还能听见几百年前的谈笑：有何春执着
的追问，有阳明先生豁达的应答，更有那份属于
赣南的文化底气，它藏在观善岩的刻痕里，藏在
《忖言集》的残页中，更藏在每一个践行良知的
寻常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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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东江源 看山水传奇
——三百山的豹变之路

□赖永生

在赣南与粤北交界处，有一处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她的名字叫作三百山，

也叫三伯山。

与世上任何一座名山一样，三百山

不仅有宝藏，而且还有故事。这里古木

参天，水流清澈，珍禽异兽生息其间，奇

花异草遍布其里。这里曾经是赣巨人的

乐园，也是一代代安远人民秘而不宣的

宝地。这里不仅是香港同胞饮用水的源

头，也是国内外游客心心念念的打卡点。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从荒山野岭到旅游胜地，三百山成

为一部与时俱进的山水传奇。

曾经的赣巨人乐园

三百山位于南岭东段北坡余脉与武夷山
南段西坡余脉交汇处，是安远县东南部诸山
峰的统称。南北长约 30千米，东西宽 2.8千
米至 13千米，面积 197平方公里。其大体范
围，涵盖今三百山镇全部、凤山乡大部、镇岗
乡东部、欣山镇东南部及高云山乡部分村落。

三百山名字的由来较为复杂。大体说
来，主要有五类：

一是“三百坑说”。古代文献相关记载中，
最早的提法是三百坑。明嘉靖版《赣州府志》卷
二《山川·安远·水》在介绍“三百坑水”的时候这
样写道：“县南四十里。源出三百坑，东流九洲
河，始通舟楫。入龙川。”这里虽然没有明写三
百山，但写到了三百坑。有三百坑在此，三百山
之名自在其中。二是“三百座山峰说”。说
三百山境内有三百座山峰，大约说的是概
数，并非确指。三是“三伯公说”。古人为纪
念明朝三位劫富济贫的好汉陈均庭、杨均
望、胡均启，因而称之为“三伯山”。安远方
言中“百”与“伯”同音，“三伯山”遂与“三百
山”混为一谈。四是“三百亩田说”。说是清
乾隆年间，有陈姓族人在山中开垦良田三百
亩，故名。五是“三百座山寮说”。说是三百
山境内有三百座山寮，因而得名。

由于山深林密、地广人稀，远离尘世喧
嚣，三百山自古以来就是各种动物的乐园，其
中不乏赣巨人。

关于赣巨人，早在 2000多年前，《山海
经》里面就有这样一段文字：“南方有赣巨人，
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
其面，因即逃也。”赣巨人生长在南方，有点像
人，但又不是人，手臂很长，全身黑色，长满毛
发。脚跟在前，脚趾在后，与人类相反。嘴巴
很大，笑起来时嘴唇翻卷，能够把面部遮住。
与人类不亲近，一见人就逃走。

《山海经》里面说的南方，范围很广，也很
模糊。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晋代干宝《搜
神记》、南朝祖冲之《述异记》、南朝邓德明《南
康记》、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等史籍中，则
明确提到“山都”“木客”在南方的活动区域。
从相关著述来看，赣巨人主要活动在江南和
岭南的部分地区，包括交州（今越南北部和中
部、我国广东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一带）、汀
州（今福建长汀县）、庐陵（今江西吉安市）和
虔州（今赣州市）这些地方，其中尤以汀州、虔
州最多。而在虔州一地，赣县的上洛山（今属
兴国县）、雩都的君山（今属会昌县）、安远的
三百山属赣巨人最主要的栖息地。

最早记录三百山里有赣巨人的文字，出
自清乾隆版《赣州府志》。在卷二《物产》中，
有这样一段文字：“狒狒，即《山海经》所谓赣
巨人。郭璞注云：‘即枭阳也。’邑以产是人得
名。”在这段记载的后面，编者加了一段补白：

“赣之山林今无。是物惟安远三伯山其神最
灵……长者八九尺，短者止六尺。长者尤善
走。人击钲群驱，一日夜能越数县地。”从中
可以看出，到清乾隆年间，其余山林里已经没
有赣巨人，唯有安远三百山里，依然还有赣巨
人出没，而且“其神最灵”。可惜的是，三百山
里的赣巨人怎么个灵法，书上没有写，只是说
赣巨人很善于奔跑。

赣巨人的别名很多，狒狒、枭阳、木客、山
都、山鬼、山魈、人雄精等，安远人则习惯称之
为绒家嫲。绒家嫲是好是坏，古书上没有
说。但在安远民间，绒家嫲是个魔鬼般的存
在。在安远民间传说中，绒家嫲头发很长，脸
庞很黑，张牙舞爪，样子很是吓人。正因为模
样恐怖，而且还会吃人，所以民间经常拿绒家
嫲的故事吓唬小孩。

不过，有些地方的赣巨人则与安远县的
赣巨人（绒家嫲）不同，不但不吃人，而且还很
讲诚信，甚至还会写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舆地志》记载，赣县

上洛山有很多木客，体态像人，声音也像人，
远远可以看见他，走近时他就躲起来了，有点

“可望而不可即”的味道。木客能够把杉树砍
下来劈成枋子，并将其聚于高处。且懂得交
易之道，用杉枋换取当地人的刀斧。

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在《述异记》中也有
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南康和赣县均有山
都，在深山树中作巢居住。山都不会轻易
现身，平时难得看见他们。南朝宋元嘉元
年（424年），赣县的道训、道虚兄弟二人上
山，发现赣县西北十五里处叫余公塘的地
方有棵大梓树，约二十围，树老中空，树空
处有山都的巢穴。兄弟二人伐倒此树，取
巢还家。山都看见了，对二人说：“我处在
荒野，碍你们什么事？大木材到处都是，难
道还不够？树上有我的窝，而你们却把它
砍倒了。我要报复，把你们的房子烧掉！”
果然，到了深夜，兄弟二人的房子发生火
灾，被烧了个干干净净。

有意思的是，民间传说木客还会吟诗。
“酒尽君莫沽，壶顷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
山弄明月。”《全唐诗》里面的这首诗，据说就
是唐朝末年一个木客写的。由此可见，在唐
宋时期，赣南山区一直有木客活动。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目前无法确定三
百山上的赣巨人是否与赣县、南康等地的山
都、木客为同一种类，也不知道安远民间传说
中绒家嫲的活动时间和活动轨迹。也许，在
没有人类活动之前，三百山地区就已经是赣
巨人的休养生息之地。也许，不仅仅是三百
山，整个安远县（包括明朝后期从安远县分出
去的寻乌县）都可能有赣巨人活动的足迹。
至今，在安远、寻乌两县民间，仍然广泛流传
着绒家嫲的故事。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安远人口已
达180714人，相当于今天安远县人口总数的
一半左右。随着人口增长，三百山的深山老
林渐被开发，自然环境越来越不利于赣巨人
的生存。加上人为的捕猎活动，赣巨人数量
急剧减少。

在清乾隆版《赣州府志》里，有记载关于
捕猎赣巨人的情况。对于赣巨人的消失，清
同治版《赣州府志·山川》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三伯山，东联仰天湖，南络龙安、符山二堡，
旧传有狒狒，即赣巨人也。今无。”清同治版
《赣州府志》编纂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可
以看出，最迟在 1873年，三百山里已经没有
赣巨人了。

逐渐苏醒的宝山

考古发现表明，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
器晚期，三百山外围的镇岗乡赤岗岭就已经
有人类居住。由于三百山地广林密，又有猛
兽出没，加之远离交通要道，所以长期以来都
在沉睡之中。山中虽有些许人类聚居地，但

大多村庄不大、人口零星。居民生活以农耕
和狩猎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济发展
相当缓慢。

明嘉靖年间，《赣州府志》已经对三百山
有了记载，但寥寥数语，惜墨如金。到了清乾
隆年间，《安远县志》对三百山的记载开始清
晰起来。“三伯山：东联修田坊仰天湖，南络龙
安、符山二堡。内有铁山嶂，产铁。乾隆十
年，县令何兰奉查，有损民居、田墓，申详严
禁。盘亘数十里，丛箐密林，嶙崖幽谷，猱穴
（按：穴，清同治版《安远县志》作‘狖’）麂豕，
薮藏无数。春夏瀑布飞流，滩吼石激。水流
入广。”仰天湖是远古时期火山活动形成的遗
迹，具体位置在欣山镇大坝村境内。猱指的
是猕猴，狖是古书上说的一种长尾猿，麂是一
种小型的鹿，当地人叫麂仔，豕就是猪，此处
指野猪。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三伯山的范
围很大，东起修田坊（今属欣山镇）仰天湖，南
至龙安堡（大致相当于今凤山、镇岗两乡）、符
山堡（大致相当于今三百山镇），绵延数十
里。这里有古木森森，也有鸟鸣啾啾；有怪石
嶙峋，也有险滩飞瀑。莽莽林海里，生长着无
数的飞禽走兽。一股股山间清泉汇作东江之
源，一路向南奔涌而去，流出江西，流入广东，
流到香港，流进千家万户。

三百山至少有三大宝藏，一个是铁矿，一
个是温泉，一个是东江源。

符山堡境内有一铁山嶂，与长宁县（今寻
乌县）毗邻。该地出产铁矿，清朝初期即已开
采。因为当地人大多不会炼铁，所以大批外
省、外县矿工聚集符山。有一批无赖之徒。
成群结队，盘踞山谷，偷挖铁矿严重影响了当
地居民生产生活，加之破坏了民居、田园、坟
墓。安远县衙门虽然屡加封禁，但禁而不
止。更为严重的是，清雍正七年（1729年），
长宁知县邓鹏混擅自准许长宁人在此起炉炼
矿，引起了重大事端。后来，赣州府派人前往
弹压，拆除了炉座。过了几年，盗采歪风又
起，搞得乌烟瘴气。清乾隆十年（1745年），
安远知县何兰向江西布政司反映情况，要求
严厉禁止开采。获批后，何兰鼓励当地群众
垦田种地，在难以开荒种地处栽种树木柴薪，
以资日后需要。何兰植树造林之举，为保护
三百山和东江源开了一个好头。

除铁矿之外，三百山境内还有“汤泉”，也
就是今人常说的虎岗温泉。

虎岗温泉在符山堡虎岗（今三百山镇
虎岗村）龚氏房屋旁边，泉水源自山上，多
股热水从石英斑岩与花岗岩的裂缝中溢出
地表。

关于虎岗温泉，老县志里记载了一个故
事。明嘉靖年间，符山堡来了两个外人。他
们对当地人说，温泉的水之所以热，是因为地
底下有“火珠”。如果当地人愿意卖，他们愿
出 100块大洋买下“火珠”。当地人听后，一

时间议论纷纷。有人认为，100块大洋可以
买很多东西，这笔交易划得来。有人认为，虎
岗温泉是上天赋予虎岗、符山乃至全安远人
民的宝藏，绝不可贪图蝇头小利而一卖了
之。也有人认为，100块大洋虽然不是小数
目，但分到每家每户手里，每人分不到多少
钱，还有可能因为分配不均而伤了和气。最
后，众人一致决定，温泉不但不能卖，还应该
加以保护，世世代代共享大自然的馈赠。

或许就是这种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的习
俗源远流长，安远人民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守
护自然的责任感。

三百山是广东珠江干流之一——东江的
源头，也是香港同胞饮用水的源头之一。古代
有一句民谚：“江西九十九条河，只有一条通博
罗。”意思是说，在江西所有河流中，只有一条河
往南流向广东省博罗县的东江，其他都流向赣
江。这条流向广东博罗的河流，就是发源于三
百山东部的镇江河，古代叫作安远水。

东江源的重要性主要源于香港同胞的日
常用水需求，尤其凸显于大旱之年。1963
年，周恩来总理下令修建东深供水系统，引东
江之水缓解香港用水困难。1965 年 3 月 1
日，东深供水工程正式启用。从此，东江源头
水源源不断流入香港。

三百山的新生

因为东江源，沉睡亿万年的三百山，渐渐
地苏醒了。

自古以来，靠山吃山是山区人民赖以生
存的主要生存之道。在三百山地区，除少数
山民从事小手工业或充当贩夫走卒之外，大
多数山民以开荒种粮、捕鸟猎兽、锯板烧炭、
养蜂采蜜、采摘野果野菌为生。古时，“伐木
丁丁，鸟鸣嘤嘤”是大山里最常见也最激动人
心的乐章。“伐薪烧炭南山中”的日子虽然辛
苦，但以木炭煮饭取暖、换钱换物未尝不是一
件乐事。“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的生活看起来诗意盎然，但个中酸甜苦辣也
许只有山民自己知道。

总结起来，三百山的个性大抵就两个字：
低调。

低调到唐朝《元和郡县图志》都没有提
到她，低调到宋朝《太平御览》都没有看上
她，低调到明嘉靖版《赣州府志》都懒得直接
记录她。

明嘉靖年间，江西吉水科考状元罗洪先
在安远县待了几个月，走了不少地方。在他
编绘的《广舆图》里面，虽然标注了好几座安
远的山，却没有标注三百山。

直到20世纪初，三百山才终于以其原生
态的魅力，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1921年，中国植物学奠基人胡先骕率领
科考队从定南进入安远，来到了三百山下的
凤山圩。胡先骕此行的目的，是到三百山采
集植物标本。这次科考持续了一个多月，收
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和生态数据，发现了突托
蜡梅等珍稀植物，推动了当地生态研究。胡
先骕的科考团队还记录了三百山的植被分布
和物种多样性，为后续生态保护提供了基础
数据。

三百山虽然地广人稀，但却是个便于开
展隐秘工作的好地方。大革命时期，安远县
红色组织依托三百山地区山深林密的地理优
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革命志士以仰天湖
为中心，逐渐建起了安远县的第一个根据地，
打响了中共安远地方组织领导下武装反抗国
民党白色统治的第一枪。

革命的火光映红了天空，斗争的呐喊震
惊了大地，将沉睡的三百山唤醒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三百山地区融入时代发
展洪流，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广大村民安居
乐业，生活逐年好转，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1990年，时任安远县人民政府县长陈江
林在翻阅《辞海》《安远县志》时，发现珠江干
流之一——东江的源头在三百山，遂提出开
发三百山旅游。此后，三百山整体规划稳步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文景观建设有序进
行。“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三百山渐渐褪去神
秘面纱，大大方方走进大众视野。

2002年 5月，三百山被国务院批准为国
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精心打造，三百山变
了，变得更美了。旅游设施从无到有，景点建
设从粗到精，交通条件从差到好。缆车有了，
栈道有了，玻璃桥也有了。山活起来了，游客
多起来了，知名度高起来了，曾经籍籍无名的
东江源终于火起来了。

2022 年 7 月，三百山景区被文化和旅
游部授予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荣誉称号。
同年，三百山接待游客 99.58 万人次，是
1998年至 1999年接待游客 10万人次的 10
倍，是 1992年至 1994年接待游客 3万人次
的 33倍。

《周易·革卦》有言：“君子豹变，其文蔚
也。”豹变原指幼豹成长过程中毛纹逐渐变得
绚丽的过程，此处用于三百山的脱胎换骨、华
丽转身，同样合适不过。

人间正道是沧桑。今以三百山视之，
信然。


